
有一朋友总是抱怨，他的孩子跟他找不
到贴心的感觉。许多时候，他们父子之间，仿
佛隔了一层厚厚的墙壁。他很注意自己在孩
子心目中的形象，打小就对孩子要求很严，对
孩子的事情，事无大小都喜欢做主。在孩子的
学习上，他要求就更高了，不达标准，轻则批
评，重则打骂。知道这些，笔者顿时明白：他应
该是犯了“控制症”了，为了教育好孩子，过度
干涉，从而导致亲子关系僵化。

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因
此，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总是高标准、严要
求，生怕有什么失误。他们在与孩子相处过程
中，对孩子管得严、管得细，且都会保持一段
距离，以借此维护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神圣
地位。然而，长此以往，孩子就会觉得他得到
的爱太少，家庭太没有人情味，就会与父母疏

远。于是，每当看到别家融洽相处时，父母就
生出一种失落感。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种亲
情关系。因为是至亲，所以这种爱显得特别的
不同，有期待、疼爱、关切等等，渗透着太多的
心血，浓到深处，疼到极致。父母疼爱的同时，
往往包含着期许，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就有“恨
铁不成钢”的感觉。如果孩子不理解，就会使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尴尬或者僵化。

其实，处理好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并不
是难事。这关键是要父母认识到自身教育的
方式，要认识自身言教和身教的作用，要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那么，如何才能告别亲子关
系中的“控制症”呢？

笔者以为，第一、父母必须在言语上减少对
孩子的压力。有期望值是难免的，但过分了会使

孩子厌倦和无所适从。第二、不要吝惜表达自己
的爱。要把自己内心的爱说出来，但不能喋喋不
休。第三、多用商量的口气，少训斥，多鼓劲，要
给孩子以平等表达意见的权利，从而让其感到
受尊重和需要。第四、多与孩子交流意见。但交
流意见不要以自身为例子，因为标榜自己只会
使孩子反感，多评论某种事实和所见所闻，鼓励
孩子发表见解，在启发中使孩子受到教育。第
五、对孩子多些宽容，多些信任，多放手让孩子
自己成长，父母只提供方向掌控就可以了。但放
手决不等于放纵，理解决不等于附和，关心决不
等于迁就。特别是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如安全
问题、道德问题等，必须坚持原则。通过这些方
式，父母和孩子之间就应该可以融洽相处了，这
样既保证了父母的威信，也缩短了彼此的距离。

（彭仙辉，长沙市东雅中学教师；刘凯，
武冈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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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已秋。一场凉爽的秋风
从太阳岗的河谷涌出，它掠过一
丘丘梯田，亲吻着金色的稻浪，冲
上了田埂，漫上了山岗。太阳岗就
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太阳岗是个海拔900多米的
偏远村庄。它和这里许多偏远的村
庄相似，远离了喧嚣。但好像又有
那么一点点不同，譬如它高高地挺
立于天龙山脚下的一个山岗上，有
着一种独凌绝顶的孤傲。站在太阳
岗极目远眺，会看见若隐若现的下
源水库，会看见从天龙山上绵延而
来的成片梯田和蜿蜒的河谷。

秋风的到来，恰到好处地给
太阳岗绘上了最浓的一笔色彩。
你看，从山岗到河谷，全是梯田。
此时金黄色的稻穗，层层叠叠铺
满了田垄。一阵风过，金色稻浪如
海浪阵阵涌起，从上往下，又从下
往上，如此反复，一波又一波。风
越来越凉爽，稻浪翻滚，稻香悠
长，仿佛在细诉着一年的收成。丰
收的气息充盈着整个村庄，欢声
笑语在两边山岗回荡。这时的太
阳岗，在金色中欢笑，壮丽无比。

风往上走，轻拂着山野树林。

太阳岗慵懒地伫立于高岗上，你看
它东南方向的卓笔峰，笔一样挺
立，呈现出一片端庄而苍茫的青黛
色。再远一点，就是被苍翠群峰环
绕着的下源水库，它匍匐于群峦之
中，如一条若隐若现的发着光的青
白色飞龙……此时高岗上的山林，
像是被顽皮的风打翻了染料罐，黄
与绿相间，黄的是银杏，绿的是竹
林；红与灰相衬，红的是枫树，灰的
是杉木。或浓或淡，或深或浅，泼墨
弄彩，绘制出一幅艳丽的织锦。山
林间空地上狗尾巴草随风摇摆，金
黄的野菊在草丛中如星星眨着眼。
突有暗香袭来，原来是山林边有桂
花盛开。

风继续吹，九曲十八弯的水
泥公路畔上，车前草、蒲公英都摇

身一变，穿上了深黄色的衣服，它
们迎着素风，蹁跹起舞。土地里的
黄豆、红豆、红薯、花生都相继成
熟，引人采摘。最具有吸引力的，
是时不时出现在路旁的一蓬蓬茁
壮的野生刺莓，此时正枝叶繁茂。
或红或黑的果子，在那宽宽的叶
片下，散发着诱人的光芒。随手摘
下几颗丢进嘴里，那酸酸甜甜的
味道，瞬间溢满口腔。这是一种十
分美妙的野性与自在的滋味，它
独属于太阳岗的秋天。

特殊的地形使得山脉谷地光
影分明，一半明亮一半阴影。当太
阳越升越高，光影随着山岗缓缓
向下移动，如丝绸般温柔地铺满
整个山坡河谷。河谷里总有晨雾
袅袅升起，秋风徐徐，薄雾如条条

云带环绕着梯田，整个山岗变幻
成缥缈仙境。山岗上面的天空蔚
蓝，白云以温婉优雅的姿势，飘浮
移动；星罗棋布的农家小院静立
于阳光下，光与色与影晃动，如梦
似幻，不似人间。

风轻扣农家院门。牵牛花、紫
藤攀爬上房屋旁菜园的竹篱笆，鸡
冠花、凤仙花儿开在屋檐下，大黄
狗与花猫在堂屋前嬉戏，金黄的玉
米晾晒在院子里……如果运气够
好，还会看到母鸡红着脸从院边的
草垛里下完蛋“咯咯嗒”地欢叫。此
时，你若推开院门，迎来的是满面
笑容的主人，会热情地请你喝一杯
下源水酒。当然，如果你不忙，主人
一定会挽留你吃顿农家饭。席间，
坐在满是穿堂风的堂屋里，一边吃
着腊肉品着水酒，一边听主人细说
如今新农村的振兴和一年收成，你
会舍不得离去。

太阳无私，山岗伫立，秋风温
柔，一切都是那么相得益彰，和谐
而温馨。太阳岗是我的家乡，秋风
起，想起她，我的心里就盛满柔软
与安宁。
（吴艳红，任职于新邵县交警大队）

旅人手记

秋 风 漫 山 岗
吴艳红

小时候，在乡下
鱼虾是玩伴
也是宠物
一条小溪藏满了整个夏天

长大后，在城里
回家是期盼
也是奢望
一条马路承载了几代乡愁

等将来，人老了
山村是归宿
也是起点
一块荒地又将重现人间烟火

领悟

或许是高温天气的影响
银杏果与叶子提前换上了秋装
我在这样的季节
见到了想见的人
去了想去的地方

一路走来，看透
夜空不会一直有爱笑的眼睛
诗和远方的距离因人而异
许多人和事物都在改变
唯独知了唱的歌
依旧是那首成名曲

（梁厚连，绥宁县作协会员）

烟 火 人 间（外一首）

梁厚连

我在另一个城市醒来
看了看时间
想了想最近的情绪
和这一年能往下翻的日子

我在梦里说了另一个真实的梦
梦里的人都不相信
我不该和别的人说梦境的离奇
那和别人无关
即便是在梦里

（胡坤丹，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在别的城市醒来
胡坤丹

父亲老王是个典型的“软骨
头”。在家不管有理没理，被老妈
有头没脑地臭骂一顿，心情好时
他就笑着挨骂，心情不好时硬邦
邦地回一句：“神经病！”然后摔
门而出。不到一个小时，又软耷
耷地回到家中继续挨骂。

妈妈生病了，老王小心翼翼
地站在妈妈面前说：“你放心治
病，不管多少钱我出。”妈妈说：

“你的退休金都在我这里，你哪里
那么多钱？”老王羞涩地说：“给女
儿管理工厂，工资全部都存下了，
一分没用。不用担心，治病的钱我
都有！”爸妈似乎一辈子从来没有
说过亲密的话语，但老王的这句
话，我觉得是最动听的情话。每次
看到老王耷拉着头无辜挨骂，我
总会打抱不平，这也是妈妈最不
喜欢我的原因。我有时也说：“爸

你太软弱了，太没骨气。”老王总
会笑着说：“你妈的性格无法改变
了，我也习惯了！”

老王是头老黄牛。15岁时，老
王就挑起全家的重担。在我的印
象中，老王是无所不能的“巨人”：
能吹拉弹唱，会说书讲故事，会耕
田插秧，更做得一手好菜。外婆、
奶奶总说，老王是个难得的孝子。

老王是只“铁公鸡”。他这辈
子几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我参
加工作前，他的衣服上基本都是
一层一层的补丁。我们家的空调，
老王在家是绝对不能开的，不能

浪费电。整个客厅只能开一盏灯，
否则准会挨骂。记得几年前，我趁
他不在家时偷偷地换了一套新沙
发。他对我大发雷霆，整整一个月
没理我，说我是个败家子。家里剩
下的饭菜，他都会热了再吃。我封
了他一个雅号：垃圾处理站！

老王五年前得了一场大病，
他预测到自己不行了，把我叫到
身边计划安排后事。我了解了他
的病状，知道他舍不得花钱治病，
骗他说我朋友的父亲在广州只花
了一万元就治好了，只需他几个
月的退休工资。他觉得有道理，高

兴地与我们去了广州治疗。整个
开支费用，我们全程保密。可是在
心脏搭桥手术台上，他问了主治
医生。主治医生告诉他进口支架
需要三万元一个时，他硬是逼着
医生换成了国产支架。

老王最大的爱好是拉二胡。
晚上他总会背着二胡，带着音响
与一群退休老人来一场“盛大”
的演出。我曾奉老妈的命令跟踪
过他，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一群
老人家吹的吹，弹的弹，拉的拉，
唱的唱，不亦乐乎，非常认真。

老王的头发只剩下长长的
一撮，搭在头顶！微胖的身子已
有些蹒跚，可丝毫不影响他夜以
继日地工作与为儿女们操劳。

在我心中，老王永远是一座大
山，一家人不可缺失的“火车头”。
（王燕，邵东市散文学会会长）

樟树垅茶座

父 亲 老 王
王 燕

韦文明是一位称职的老中医。
青年时期，他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后，响应国家号

召，报名到最边远的地区，为少数民族同胞看病治病
30余年，深得边区人民的爱戴与好评。

同时，他又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他年轻时，其
父母在家乡为他说了个对象，他即放在心中一直不
忘。他几次动员姑娘跟他到边疆成家立业，她却一次
次予以拒绝。无奈，韦文明三十好几回了老家与那位
女子完婚。婚假到期，韦文明又不差分秒回到了边疆
他的医生岗位上。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多年。后韦文明
调回内地医院工作，他们一家人始得真正团聚。

我与韦文明非亲非故。我是在请他看病时，从他
的为人处世中了解他的。我与他同龄，我是从边防部
队退伍的军人，我们越说越有共同语言。之后，我们
成了好友，我进而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说老实
话，他这个医生不把病人当外人看。他很亲切，把你
当亲友看，不是把你当个可以捞得利益好处的物体
看。他接待你，问前问后、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针对
你反映的病情实况，他告诉你，生活中该怎么做，不
该怎么做。走完这个程序后，他就给你开药单。

一晃已是十几年过去，我再去找韦医生看病，被
告知他生病住院了！韦文明的大儿子告诉我，他父亲
这是第三次住院了，老是吐血。我安慰着小韦。他却
是一肚子苦水无处倒的样子，又继续说：“爸爸经常
饱一顿，饥一顿，又拼命赶时间为病人看病。他的胃
病一天天严重，这次怕难得熬过啊！”

等我第二天赶到医院，韦老医生的遗体已被抬
上殡仪车了。我随韦老医生的家人分坐两辆车，赶到
殡仪馆。车开一路，我们个个泪水洗面。小韦忍住哭
声说：“如果妈妈能理解爸爸，支持爸爸的工作，少吵
少闹些，让爸爸多活几年、多为病人看看病多好啊！
其实，妈妈自己的身体也很差，还总是吵、吵、吵！”

我无言以对！
只可惜，世界上的事“如果”太少。就说易老夫人，

才一个月不到，也被儿女们从这条路上送去了殡仪馆。
（姜之虎，邵东人，娄底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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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亡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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